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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李剑
三月的春风携着细雨，吹绿了江

南，打湿了心扉。向春而去，相约皖
南踏青，一路探寻童话般的世界。

车子在崎岖的山道上盘旋，崇山
峻岭连绵不断，远观翠色欲滴，近赏
五彩斑斓。悠然驻足古村落的溪头，
更发现早春的气息已笼罩着自然赋
予的神奇，初春的皖南犹如一首娇嗔
的恋歌悠扬婉转。

这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微风
吹过，漫山遍野波光闪烁，恰似一片
黄色的海洋。无论在大名鼎鼎的西
递、宏村、篁岭，还是途经不知名的小
村落，村里村外处处弥散着油菜花吐
露的芬芳。樟树丛中花绽蝶舞，水汪
汪的稻田里人勤牛欢，白壁、黛瓦、石
牌坊，粉墨的山水画里深藏着一段段
亘古的历史，浣女、木雕、马头墙，小
桥流水的幽静难掩曾经的血雨腥风。

在泾县云岭，绵延起伏的山脉似
在讲述着8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纪念馆里再现了当年新四
军浴血奋战的惨烈场面，耳畔仿佛传
来叶挺将军抗战到底的豪言壮语，眼
前又浮现出刺杀格斗、拼死突围的壮
烈画面。而今，战争的硝烟已弥散，
繁花似锦，群峰肃立，似在祭奠着七
千新四军将士的英灵。

桃花潭水奔流不息，流淌着李白
和汪伦永远的深情。走在万村的雨
巷里，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一千多
年前，汪伦踏歌送友的壮观。眼下正
是十里桃花绽放，万家醇酿飘香的季
节，粉墙黛瓦掩映下的小巷，深邃而
幽长。雨声滴答，脚下的砺石愈发厚
重光滑，那长满青苔的墙角，总在收
藏着陈年的旧事，那缓缓流淌的江
水，似把动人的故事传扬。

春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时而
流泪，时而欢唱，桃红柳绿掩饰不住
淡淡的忧伤，透过朦胧的雨幕，不由
得让人浮想联翩，李白和汪伦那场跨
越万水千山的深情之约，那段惺惺相
惜的故事，还有那些穿越时空的记
忆，仍历历在目，逐渐清晰。

在这烟雨蒙蒙的青弋江畔，在东
园古渡的石桥旁边，我驻足遐想，一
千多年前的此时，李白和汪伦究竟如
何一起走过十里桃源，在眼前的万家
酒馆饮得酣畅，又是如何依依惜别，
谐奏出一曲踏歌相送的千古绝唱？

而今，垒玉墩安在，钓隐台矗立，
彩虹岗上花团锦簇，千尺潭水清澈晶
莹，波光粼粼翠峦倒映……一别千年，
故人却化作雕像，伫立在时空的幕墙。

怀仙阁上笙箫谐奏，琴瑟和鸣，
我们站在古渡边的扁舟上，不停地向
岸边挥手，一遍遍演绎着送别的场
景。回眸岸边，不见故人，泪眼已模
糊，此情只能长留心间。

在依山傍水的古村落里，桥是天
然的饰物，那一座座大小不一、形态
各异的石桥静卧在曲曲弯弯的溪河
上，溪水淙淙泛起细浪，一群野鸭扑
腾着翅膀尽情地嬉戏。站在石桥上
溯流而望，溪水像漂浮的玉帛，从远
处飞舞而下，那些柳枝、树影、浮萍，
还有鸭鹅等好像成了绸缎上的印花。
我知道，这是人间三月最普遍的景
色，算不上什么别致，可就因为这种
最原始质朴的常态，也往往会让人忽
略。其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在常
态中去感受好的事物，不需要刻意寻
找和修饰。你看，这缓缓流淌着的溪
水，就是一种从容面对人生的思索和
娓娓道来般地诉说……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夜色朦胧，时间渐晚，大家正
为寻找落脚点犯愁时，又一座古村落
突兀出现在眼前，村头的农家客栈便

是最好的留宿处了。停车观望，房前
潺潺流水一路欢歌，房后大片的油菜
花香四溢，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净
利落，墙角的农具，玻璃上的剪纸，案
几上的插花，都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
息。那几扇窗户前，一张修长的美人
靠，倚着纸窗，晚风徐徐吹来，美人靠
上坐着一位女孩，她倾斜着身子，出
神地遥望窗外，那副凝眸，那副淡然，
如水墨般静谧。大家围坐在樟木桌
旁，喝上一杯溪水茶，点上几道点心，
听老板娘款款说解着老街旧事，介绍
着她的生意和家史，那种幸福和满足
让人羡慕，我们沉湎其中，仿佛也成
了皖南的一员。

皖酒皆上品。屏息细闻，楼上楼
下尽是女儿红透出的清香。朦胧的
灯光下，笋干、腊肉、臭鳜鱼……几碟
徽菜摆满一桌。同行的朋友中有位
音乐达人，笛子、箫、埙等乐器样样精
通且随身携带，酒过三巡，埙声起，歌
声扬，划过寂静的夜空，似来自天籁
之音，引得八方宾客洗耳恭听，掌声
不断，也给这紧张的旅程平添了欢快
和愉悦。

春雨贵如油。三月的江南，雨是
不可缺少的，或三两滴，或连成串，或
似瓢泼，淋在身上清清爽爽，并不觉
冷。撑一把油伞走在田间地头，看春
雨滋润着那些花儿、朵儿，蔬菜和油
茶，还有不知名的野草，如果是穿行
在黛顶白墙、黑白相映、古老幽深的
小巷中，听着雨打石板的“啪、啪”声，
看小桥流水点缀其中，更是别有一番
韵味。

雨过天晴，天地间萦绕着丝丝雾
气，那些临水而居的老宅无论是屋顶
还是高墙，都透着一层黑黝黝的光
亮，瓦被浸润成青黛，砖恢复了浅灰，
那斑驳陆离的旧墙逾显厚重沧桑，一
如岁月的阴晴圆缺，见证着人间的悲
欢离合，久而久之便承载着故事，化
身为景观。听当地的老人介绍，这些
祖祖辈辈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建筑，
本不是为了欣赏的，更不是用来炫耀
的，这样的构建主要是顺应山势，加
上防火、防盗、防潮。不管四季如何
更替，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也不管云
卷云舒、晨起日落，平民百姓只是喜
欢自己平淡清雅的生活，这恰如水墨
的特质，也是徽派建筑的独具匠心
之处。

雾气渐渐上升，泛舟太平湖，烟
波浩渺，犹如仙境。远山更显朦胧，
幽谷云雾迷漫，湖畔沟沟坎坎上的作
物翠绿鲜嫩，秀色可餐，身临其境，如
游在画中。

返回途中，登上山坡上的观景
台，徽州大地风光尽览。皖南这一方
峰峦隽秀、溪河交织的土地，就是一
张巨大的宣纸，这些河流山川正是这
张宣纸上气势恢弘的画面了。置身
画中，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绿水青山
的神韵和美好，才能真正感受到心旷
神怡的味道。自古徽女多勤劳，历史
上，徽男多数外出经商，女人就成了
里里外外的一把手。只见淳朴的徽
女腰扎砍刀步履矫健，穿梭在峻岭之
间，挖笋、采茶、播种、插秧样样在行，
这动静结合的美景，又给这幅天人合
一的唯美画卷点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这神秘而古老的皖南哟，老街上
每一块砺石都是一部厚重的史书；这
清新典雅的皖南哟，稻草树皮融合的
宣纸记载着昨天的沧桑和今朝的
辉煌。

皖南，你是一首幽婉动听的江南
恋曲；一幅秀美肃穆的山水画；一樽
醇香醉人的壮行酒；一段风花雪月的
不老情。

皖南情思

□ 鹿继宏
年轻时，还有些“纵横

千里独行客，何惧前路雨
潇潇”的无所畏惧，中年
后，才深知“苍天不解人情
暖，冷眼看花尽是悲”的满
怀苍凉。有些路，一旦走
了，才知道再也回不去，也
只有在自己的亲人走了
后，才知道再也看不到原
来清晰的模样。有些事没
做，老想着“还来得及”，也
许第二天一觉醒来时，才
会发现已经成了过去，连
挽回的余地都没有。

屋外，尽管过年的鞭
炮声连绵不断，却也很难
将我从过往的思绪中拉回
来，有时，人们间断的欢笑
声传来，却也无法将我感
染，心里依然还是有些茫
然和伤感。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
年，父亲总会想方设法，有
时不惜卖掉仅有的、存了
好久没舍得吃的鸡蛋，也
会给我买几串鞭炮。如果
家里没有白面，父亲也会
找到生产队长家里，从队
里先借些小麦，去加工房
加工成面粉，不耽误大年
初一能吃到水饺。

过年，在我的记忆里，
虽然能吃到水饺和馒头，
但对父亲来说，就如同过
关，每过一回年，眼看着父
亲就会瘦一圈。有时我也
会怕过年，因为过了年，父
亲就必须带着母亲和我出
去要饭，不去的话，家里的
粮食无论如何都坚持不到
麦收。

那时候虽然还没分
地，但每家每户都会有些
菜地，父亲年年都会种些
可以储存的菜。在我入学
前，父亲每次去菜地的时
候，都会带着我去给菜施
肥、浇水。父亲腿部有残
疾，往菜地挑土肥、从河边
担水浇菜时，有时还必须
持一根木棍才能支撑住身
体。我虽然年龄还小，但
父亲在种任何农作物，或
者各种蔬菜时，都会一样
一样教我怎么做：窝要挖
多深，撒几粒种子，盖种的
细土要埋多厚。

在我小时候，只要不
是特别熟悉的人，我从来
不会主动说话。从有记忆
到读小学二年级，跟着父
母出去要饭，有时，父亲也
会在还没走进人家大门的
时候要我喊声大爷大娘，
可能是觉得，一个小孩子
能喊声大爷大娘，饭会要
得容易些吧，但无论父亲
如何哄我，我都死活不开
口，几次之后，父亲就没有

再劝过我一次。
每到一个村，总会有

些调皮的小孩子扔石头打
我母亲，能拿到什么东西
算什么，我会毫不留情地
打回去。有一年秋后，我
们在邻村要饭时，有个和
我一般大的调皮的孩子扔
石头打我母亲，我一气之
下还回去一块小石头，正
好砸到了他的头上，孩子
的哭声招来了他的父母，
父亲只能不停地赔情道歉
说好话，加上本村好多人
说情劝了好久，才把那一
家三口劝走。

我读初三那年，要过
年了，家里没有面粉，父亲
病得又厉害，连走路都难，
他便哄我去生产队长家
里，问问能不能从队里借
点小麦。本来用不了十几
分钟，就可以走到队长家
里，吃过早饭我就出了门，
在村里转了不知道多少
圈，最后，快要到吃中午饭
了，我才鼓起勇气来到队
长家里。生产队长也姓
鹿，按辈分是我爷爷辈，在
家排行老二，见了面我就
喊了声二爷爷，把我父亲
的意思和他说了，他二话
没说，用手拍了一下我的
肩膀，领我去了盛粮食的
仓库，称上了二十斤小麦
让我背回了家。

那时，我要每天走十
里路上学。早上我必须早
起，母亲有精神病做不了
饭，父亲因为身体原因，还
不等他做好饭，我却到了
必须上学的时间，所以一
年有近一半的时间，早上
我不吃饭就去上学。好在
村里每年给学校交一部分
粮食，中午我可以在学校
食堂吃。

考虑到尽量省下些粮
食能熬到麦收，父亲便每
天去采收些能吃的树叶，
回来洗干净，多少加上点
粮食做野菜粥维持生活。
一天，父亲用一根木杆，绑
上镰头，本来是想钩些榆
钱儿，因为树太高，杆子有
些短，够不到，父亲便爬到
了一堵半人多高的石墙上
去，谁知镰头的刀刃因为
没磨，有点钝，榆树韧性又
极强，榆树枝没割断，镰头
却从杆子上掉下来，父亲
没站稳，从石墙上摔了下
来，屁股摔在了一块大石
头上。父亲年龄又大点，
坐骨竟然被摔得粉碎性骨
折，坐都不能坐了。母亲
有精神病，家里没有钱买
药给她吃，病情越来越严
重，原来还能做点简单的
饭，而今却什么也不做了，

每天只知道去拾柴火，也
不知道用绳子捆起来背，
只知道用两只手，能抱多
少算多少。再这样下去，
我的父母会因为吃不上饭
早晚被饿死，我只好辍学
回到了家。

村里干部把我家的情
况反映到公社民政部门，
工办主任亲自带着我，把
我送到了公社建筑队，村
里也专门安排人，每天给
我 父 母 做 两 顿 饭 送 到
家里。

当年深秋，我和几个
同事请假回家，没想到从
八陡南庄至崮山段，公路
要大修，回家的车不通了，
我们只好下了车，徒步回
家。本来我们乘坐的车就
是每天最后一班车，等我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
里九点多。当我走进家门
口时，屋里虽然没点灯，却
看到我母亲在屋内墙角处
点了一堆火烧栗子，看到
我走进门，母亲竟然捧着
一捧烧熟的栗子送到了我
的胸前。我没接栗子，便
问父亲去哪里了，母亲和
我说走了，便不再说话。
我急忙跑到邻居家，敲开
大门一问才知道，父亲已
经去世两天了。本来是想
派人去建筑队叫我的，因
为不通车，那时候又没有
电话，也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后，母亲自
己一个人在家，我也没有
办法去上班，只能在家陪着
母亲相依为命。第二年冬
天，母亲患上骨髓炎，虽然
从腊月二十就住进了医
院，但因为没有经济收入，
也只能是保守治疗。在
医院过了一个春节，正月
初十出了院，到了当年的
秋后，母亲病情恶化也去
世了。自父母双双去世
后，过年对我来说似乎也
失去了任何意义，那时我
正好十八岁，就在腊月二
十那天，我便踏上了外出
打工之路。

一个人在外，度过了
五个春节，直到找到了对
象，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
子后，才渐渐地有了过春
节的欲望。做了父亲后才
知道，不管自己对生活如
何理解，绝对不能让孩子
生 活 在 自 己 过 去 的 心
情里。

恍惚间，我被一串鞭
炮声惊醒，急忙站起身来
去开门，当我打开门的一
刹那，突然间才清醒过来，
是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
了。梦里，我的父母亲，面
带微笑结伴回到了家中。

过过年年


